七、秦皇岛市典型迫害案例

【从一岁起就被非法关押的小女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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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月童，昌黎县中庄人，今年六岁，妈妈刘爱华，爸爸郭玉亭，都是法轮功学员。

从1999年7.20开始，昌黎县建立洗脑班，用各种酷刑折磨学员、强行转化。为反对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2001年4月28日，郭玉亭等四人在昌黎县洗脑班侧面的山崖上写下了"真、善、忍"三个大字后被发现，随即被绑架到看守所。郭玉亭绝食抗议22天时，妻子生小孩，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才被释放出来。

刘爱华为了让更多的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没有满月郭月童上北京上访，回来后不久被绑架。

郭月童满月后，妈妈刘爱华就被恶人毒打数小时，并不许她给孩子喂奶。郭月童跟着妈妈先是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又转关押到洗脑班，等她出来时，已经三岁多了。

母女刚出来，恶人又将郭玉亭绑架到洗脑班，当时他的两腿被迫害的已不能行走。郭玉亭被折磨的皮包骨，神智不清。

2006年4月18日，刚刚团聚不久的一家三口人再一次被非法绑架到洗脑班，同时家被洗劫，电脑和复印机等私人物品被抢劫。

国保大队队长高接力、恶人李增强 对一家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06年7月底，郭月童和母亲才被放出来，父亲郭玉亭仍被关押。

【秦皇岛燕山大学女教师遭九次绑架两次劳教迫害】朱微华

“十四年来，秦皇岛一处、二处、海港公安分局、燕山大学校党委、保卫处、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人事处六一零的责任人对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迫害，从最初的非法监控我的住宅、座机（我在二零零三年前根本不用电话），警车经常在我的楼下停着，一到敏感日就会警告我不许上北京或上街都要和保卫处、和我们学院打招呼。” 秦皇岛燕山大学退休女教师朱微华讲述着她的经历：

我是朱微华，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一个身患多种疾病，常年都靠药物维持才能正常上班的老病号，曾经做过四次大手术脾切除、左肾切除、右腿因误诊两次手术（人身保险鉴定半残废）还做过甲状腺结节手术，还有心脏病、胃病、风湿病、脑神经衰弱、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一九九六年丈夫出差去长春，突发脑溢血不幸病故，当时她四十三岁，女儿十四岁。

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喜得大法，只看完一遍《转法轮》，平常吃五片安定只能睡两个小时的神经衰弱就好了，炼功仅半年的时间，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了，体验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从此使我脱胎换骨，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千恩万谢也无法表达我对李洪志恩师的感激。

可是这么好的大法却遭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灭绝人性的迫害。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我被绑架共九次。

第一次：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被白塔岭派出所及燕山大学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两天一宿，天气炎热，警察把空调开到十九度，故意让我与另一学员挨冻（当时我们穿着裙子）。

第二次：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去北京上访，在北京通县被绑架，送秦皇岛一看关押四天、山海关第三看守所关押十一天。

第三次：二零零零年一月快过年时，秦皇岛市公安局燕山大学校保卫处、伙同秦皇岛公安局二处把我们燕大四位学员骗到公安局二处，至晚上五点多让我们签字要拘留，我们不配合遭非法拘留九天，过了年才放回家。我们家只有我与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刚十八岁，非法关押迫害给孩子身心造成极大伤害。

第四次：二零零零年七月末晚上，我被从家骗到校保卫处，被公安局二处张启明和公安一处刑侦科的徐英宾非法提审，理由是我传播法轮功资料，这次我被非法拘留一个月。

第五次，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回家刚十天，我到同修家串门，不到十分钟又一次被绑架，他们的迫害借口是非法聚会。我绝食反迫害，四天回家，看守所却收我一个月伙食费。

第六次，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末，学校不给我生活费、也不给安排工作，还处处监控我，连上街都得汇报单位或校保卫处，否则就要怎样怎样。我决定到天安门打真相横幅，被非法抓回关押在第一看守所，第二天因背法被戴背铐十个小时手肿的象馒头，手铐嵌在左手大拇指里用钳子才把手铐拿下来。送劳教所因身体不合格拒收又送回第二看守所，继续无理关押了十多天，过了年才放回家中。这次遭非法关押40多天，放回家时被二看勒索三百元钱。

第七次，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单位遭绑架直接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在此之前监控了我三天，无论去市场还是去同事家、去单位，走到哪保卫处的警察跟到哪。在唐山开平劳教所，被打过嘴巴、在雨地里罚站、走正步，长期洗脑不让睡觉；高音喇叭不分黑白的放诬蔑法轮大法、诬蔑李洪志师父的录音，播放造谣诽谤法轮大法的录像片；法轮功学员互相不让说话，否则非打即骂。因唐山开平劳教所强迫大法弟子做奴工，出口辣椒，草莓，第五天我心脏就受不了。五个月左右由于心脏不输氧就上不来气，五个月后被提前解教释放回家。经过学法炼功，我的身体一切都恢复正常。

第八次，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因给昌黎同修送了几份光盘，被昌黎国保大队高接力伙同秦皇岛市一处的徐英宾、昌黎国保大队的高接力燕大保卫处等从家中绑架，当时我仅穿了一件薄薄的毛衫，体形裤，就被从家绑架，不让穿棉衣，连大衣都不让穿。非法审讯半宿到后半夜，恶警们睡觉就把我铐在冰冷的暖气管子上冻了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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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非法抄了我的家，邪恶警察抢劫了大法书籍，VCD、女儿用的复读机、录放机，小灵通，女儿对象的电脑，还有用于生活的三千现金。在昌黎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唐山开平劳教所又被关押将近八个月，又因做奴工犯了心脏病办了保外就医，被燕大保卫处接回，回来后燕山大学六一零以我是办的保外就医为借口不给安排工作，只按照一九八三年的劳教保外文件给了我四年的生活费，并被扣除四年工龄（按中级职称二零零四年我应该开二千多元的工资），直到我二零一零年退休工资都是被扣除四年工龄的。

第九次，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我们三名同修因探视一同修周向阳的父母，被昌黎国保绑架，第十二天把我们三个学员全部非法劳教。我们不配合，讲真相反迫害，劳教所全部拒收，第十三天我们回到家中。

今年八月初无意间我又发现有学生在楼下监视我，我直接与他讲真相，学生听我给他讲真相感到很尴尬，以要打电话为由离开了。隔了两天我又看到那个同学和另一个女同学在我楼下监视，我劝他们别再被邪党利用了，共产党向来就是靠人整人，搞运动，最后卸磨就杀驴，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个人或一小撮人身上来表明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学生没听我说完就吓的逃跑了，以后再也没露面。

【夫妻被劳教，女儿被关进洗脑班】

◇孙淑芹，女，50多岁，她和丈夫孙章柱都是秦皇岛耀华玻璃集团的职工。他们二人和女儿孙卉扬，都修炼法轮功。

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孙淑芹和丈夫孙章柱因不放弃信仰，耀华玻璃集团停发了二人的工资。孙淑芹曾多次被非法超期关押，三次被非法送到唐山开平区劳教所，被迫害的走路都困难。孙章柱被非法关押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非法劳教，直到迫害成脑血栓才被保外就医。孙卉扬，高考考入河北师范学院，因坚修大法，不写所谓的“保证”，被取消了入学资格，不仅如此还被多次绑架、送洗脑班迫害。

【吴文章被非法判刑，盲兄亦遭迫害】

◇吴文章，山海关法轮功学员，兄妹三人（吴文峰、吴文锦）都是法轮功学员。吴文章在修炼前性情暴躁、抽烟喝酒，吃一点亏都不行。修炼法轮功后先后改掉了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惯，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处为别人着想，遇事找自己的原因，原来的肾病也好了。

吴文章，曾在山海关火车站开饭店（2000年左右），多次捡到手机等贵重物品（那时手机很昂贵），有时自己或叫别人送到车站，找到失主，失主们都想感谢他。

2000年11月23日，吴文章去北京说明真相，遭到不法警察绑架，被送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公安分局所属的派出所，遭到酷刑折磨，恶警们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脸上两寸的大口子往出流血，直到累的打不动了才住手。随后吴文章被送回当地，被非法拘留15天。

2003年6月份，山海关不法人员大肆搜捕法轮功学员，吴文章被迫流离失所。

2004年4月30下午，吴文章和几名同修去长寿山旅游，被付勇等人绑架到山海关公安分局，后被送至山海关南关派出所审讯。6月15日山海关区检察院开始采取殴打、刑讯逼供，不许睡觉，骗供、诱供等违法手段非法审讯，并将他们非法逮捕。遭到山海关伪法庭非法审判，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2004年11月11日，吴文章被送到唐山冀东监狱一支队二中队，继续遭到迫害，不久出现了脑部水肿，血压高，后来又出现了视物不清，全身乏力，骨瘦如柴，视力模糊，精神恍惚，吃不下东西，身体极度虚弱。

◇吴文峰，吴文章的哥哥，双目失明， 2003年，吴文峰被非法绑架，遭到酷刑折磨，并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第二看守所，后被遣送回老家伊春，软禁在养老院中，不许和人接触。吴文峰绝食20多天，人快不行了才被放出。2006年3月7日，秦皇岛国保大队吕平 指使不法人员再次绑架了双目失明吴文峰，将他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半个月。

◇吴文锦，吴文章的妹妹，1999年得法修炼，多年久治不愈的低血压、胃病和肾炎很快康复。2003年，和吴文峰一起被非法绑架，遭到酷刑折磨，并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第二看守所，后被遣送回老家伊春。2004年3月下旬，区610和新街基派出所又几次上门骚扰，吴文锦被迫流离失所。2006年3月7日，国保大队吕平 指使不法人员再次绑架了她，将她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半个月，期间遭到恶警的种种折磨。

【被逼跳楼的杨玉珠】

◇杨玉珠，女，50多岁，秦皇岛法轮功学员。2003年6月7日，

杨玉珠再一次被非法绑架。杨玉珠受尽了酷刑折磨。王宪增、徐英斌 刑讯逼供，副处长徐英斌 还雇了其他几个打手，七、八个人拳打脚踢，用棒子打头。杨玉珠头上被打出象饭碗大的血肿包，打完之后，打手们又把她按在地上用穿着皮鞋的脚踩着带她手铐的手在地上捻，然后再拉着手铐在地上拖。接着又用细尼龙绳密密的一道一道的捆绑她的胳膊往后拧成飞燕形，捏住鼻子往嘴里灌水。这样一连打了几个小时。

6月13日上午9点，杨玉珠实在难以忍受酷刑折磨，从6楼王宪增的办公室窗户跳下，造成全身骨折，秦皇岛人民医院外确诊为高位截瘫，至今只能躺在床上，起居不能自理。

【董俊明夫妇皆遭迫害，幼儿备受心灵创伤】

◇董俊明，男，30多岁，是一名海军正营职军官1998年转业到河北秦皇岛科技师范学院。他和妻子王树梅只因坚持信仰，几年来一直遭受迫害。

2000年8月，董俊明去北京上访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却遭到绑架，被送到秦皇岛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一个月。

2000年10月，董俊明再次被非法关押到秦皇岛第二看守所一个月。出来后恶警仍纠缠不放，单位保卫科伙同610又将董俊明强行隔离关押，并采用威胁、欺骗、不许睡觉等多种卑鄙手段逼其放弃信仰，遭到董俊明拒绝后，恶人们竟将董俊明父亲从唐山骗到秦皇岛市，逼其父为儿子写下不练功的保证。

2001年7月初，董俊明又被北戴河公安分局绑架，恶警对董俊明在秦皇岛市里的家和在北山分校的临时宿舍的财物进行洗劫。恶警将董俊明送交秦皇岛公交分局，在那里董俊明遭到殴打，上绳三次，酷刑折磨使董俊明的胳膊在其后麻木了一年左右。

2002年春，董俊明单位领导再次找到他，逼迫他放弃自己的信仰。休息日不让他回家，学院还与市610勾结，把董俊明关进白塔岭一个宾馆里强制洗脑。

2002年暑期临近，学院保卫科威逼董俊明说：“保证书不合格，必须写揭批书，否则就劳教。”董俊明严词拒绝，从此被迫流离失所。学院保卫科科长还带人到董俊明的老家（唐山丰南）去骚扰、搜查，并多次威逼他的妻子王树梅说出董俊明的下落。

2002年9月底的一天早晨，王树梅被秦皇岛610的人绑架到昌黎洗脑班，为抵制恶人使用卑劣手段迫害，王树梅多次表示抗议，不吃饭就被强制插管灌食，她的鼻子被插出血。王树梅被绑架到洗脑班后，孩子被送到唐山老家。目睹母亲被绑架的一幕， 3岁孩子的心灵造成了极大伤害，吓得二十多天晚上睡觉时从梦中惊醒，哭闹不止。见到小汽车就以为是抓人的，吓得往爷爷奶奶怀里钻。董俊明父母都是60多岁的人，无生活来源，为了养孩子，不得不带着孩子出去嘣爆花度日，不分季节从早上6点出去，晚上天黑才回。孩子困了，就在放工具的小手推车上睡，来了生意，就把孩子放在石板上睡，孩子被冻得经常念叨腿疼。

2003年6月8日，流离失所的董俊明再次被非法绑架，随即被送唐山劳教所非法劳教，2004年3月底因为他眼睛近乎失明，才被保外就医。

董俊明从劳教所回来后，秦皇岛610和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的恶人又多次到他们家骚扰、威逼、恫吓，还欲加重迫害。董俊明精神压力很大，加上身体遭受的迫害还没有恢复，他又被迫流离失所。

截至2004年7月15日，恶人曾7次上门骚扰。7月19日下午，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又来2人骚扰，晚上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秦皇岛市海港区委共来了11人来抓人，当时因为董俊明夫妇不在家，他们就和董俊明妻子的妹妹纠缠不休，强迫她交出姐姐家的钥匙，打开董俊明家的门，僵持到晚上10点多，邻居们来了才解了围。

2004年8月1日，董俊明在山海关遭秘密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了昌黎洗脑班。至今仍被单位迫害，在工资待遇等方面一直遭受歧视。

【丈夫被非法判刑，妻子被逼疯，孩子被迫弃学】

郭洪山，男，48岁，秦皇岛海港区法轮功学员。系秦皇岛市耀华公安处职工。妻子孙玉凤，女，秦皇岛电机厂工人。孙玉凤原在秦皇岛电机厂工作，炼功前患有头痛、风湿性关节炎、内分泌失调、钾低等多种疾病。夫妻俩因身体不好，长期吃药，家中的钱几乎都用在治病上。1996年11月，电机厂同事给孙玉凤一本《转法轮》，孙玉凤炼炼功后三个月，月经恢复正常，其它病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郭洪山1997年5月也走入大法修炼。一家三口的生活平静而温馨，亲戚们都很羡慕。

郭洪山、孙玉凤在1999年10月28日到北京，还没见到信访办的大门，就被非法绑架到一个体育场，冻了一天，被秦皇岛驻京办带回。29日，二人被送到秦皇岛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7天，受尽折磨，孙玉凤被非法开除公职。

2000年2月16日，郭洪山在家被非法绑架到秦皇岛第一看守所关押了45天。出来后，郭洪山被耀华玻璃集团停止工作，按下岗（失业）人员对待。

2001年3月，耀华玻璃集团公安处将郭洪山劫持到设在孟营附近一家私人旅馆的“洗脑班”，强制洗脑。

2001年3月7日，郭洪山被非法拘留期间，电机厂派人来家里逼孙玉凤放弃修炼，正在为丈夫安危担心的孙玉凤在经受电机厂恶人强制洗脑“转化”后，头脑开始不清醒，精神失常，迷糊中把窗户当门，一下从五楼栽下去，肋骨局部受伤。

2001年5月14日，秦皇岛公安交通分局彭局长到郭洪山家，要求他去局里了解有关事情，家人不放心，妻子、嫂子及妻姐和郭洪山一起去了公安交通分局。晚上家人回家后，恶警就对郭洪山实施酷刑，以逼取口供。

他在2003年8月的申诉状中揭露了恶警刑讯逼供的过程：首先用手铐将他铐住，按倒在地，七、八个人对他拳打脚踢，并用皮带、锹把抽打他的身体，被打昏数次，锹把打断两截，并用流氓手段侮辱他，用脚踩他的小便，用手掐拧他的乳头，直到破皮出血才住手。他的大腿内侧、外侧、整个屁股被打成铁紫色，头昏脑涨，两眼冒金花，这些人直到打累才住手，时间长达8个小时左右。打完之后，就将他铐在了铁椅子上，并威胁说：“你明天再不交待，还对你动刑”。

恶警利用动刑及诱供、欺骗的手段来对他，把他铐在铁椅子上，非法拘禁了5天，第6天将他送进秦皇岛第一看守所，他身上的伤有看守所的号志记载，还有照片。他在看守所多次被非法提审。

2002年9月被非法判刑10年，关押在石家庄北郊第四监狱十一监区。强制观看污蔑大法的录像；不准和同修说话，甚至不准和犯人说话，就连上厕所也由包夹犯人跟着，没有一点自由。邪党监狱还强迫大法弟子出奴工，从早上6：30干到晚上9：30，有时加班到半夜12点，第二天还要照常出工。邪恶还非法剥夺了我们接见家属的权利，写信寄不出，来信收不到。恶警还经常唆使犯人打骂大法弟子，在邪恶的压力下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为反迫害，郭洪山拒绝出奴工。恶警把他关进小号15天。

郭洪山再次被迫害后，孙玉凤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很大，导致精神恍惚，病情加重，经常往外跑，想要去找回丈夫。孙玉凤在家人帮助下找到了公安分局彭局长，向他要丈夫；恶警反而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受了十个月的折磨，于2002年9月才被放回家。孙玉凤先后被恶警三次送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经受多年的迫害、折磨于2012年8月不幸离世；

在父亲被非法判刑、母亲被迫害的精神不正常的日子里，上高中的女儿独自一人生活，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2003年，她考取了大学，可是因为家庭无任何经济来源，被迫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